
第一章 因畫像成姨娘 

梅雲程覺得自己穿越而來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堅持不婚。 

這個東瑞國太保守了，規矩非常多，對女生超級不友善，三從四德只是基本，婚

嫁全憑畫像跟媒婆的一張嘴，為了賺喜錢，媒婆死的都能說成活的，把有暴力傾

向的說是有男子氣概，把吃軟飯的說是溫文有禮，梅雲程對婚姻沒嚮往，對寶寶

沒渴望，身為梅家嫡長女，在家老死最好不過。 

梅家入京百年，靠著布莊生活，雖然算不上大富大貴，但也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

的好日子，梅雲程覺得自己沒手機、沒電腦已經十分犧牲，絕對不允許自己去伺

候沒感情的人。 

看著黃銅鏡中的人兒，她對自己還是滿意的，膚白如雪，芙蓉花貌——除了自己

看著高興，還有一個好處，有來往的商戶都知道梅大小姐是個美人兒，十八歲沒

訂親可不是嫁不出去，而是在等有緣人。 

是的，有長輩寵愛的人才能等有緣人，不然像金六娘，魯雙嬌，田杭兒雖然也對

婚姻害怕，但不得不嫁，不然鄰里說起來多不好聽，平白壞了家族名聲。 

梅雲程在心中感謝菩薩，給了她玉軟花柔的外表，這可以省去很多流言蜚語，所

有看過她的太太奶奶都知道，梅家大小姐雖然已經有點大齡，但容貌好著呢。 

貼身丫頭柳綠給她梳好頭髮，用一支紫玉釵固定起來，笑嘻嘻的說：「小姐長得

真好看。」 

梅雲程微微一笑，這話她愛聽，她就是個俗人，喜歡人家稱讚她好看。 

當然，身為穿越人，她也是很努力融入這個世界的，譬如說學習刺繡、下棋——

雖然是女兒，卻是梅家分支後第一個第三代，長輩的喜愛還是有的，即使親爹梅

老爺平庸，但祖母全太君有遠見，家裡的孩子不管男女無論嫡庶都要讀書，男子

必須學習騎馬打獵，女子必須學習刺繡珠算，多學一門技能，將來就少吃一點苦。 

梅雲程很感謝祖母全太君，她是官戶出身，因此得以有太君名號，比一般商戶的

「老太太」還要高階一點，商戶太太們聚會，外人說起全太君，那都是羨慕的，

官家女低嫁，這輩子不會被欺負。 

梅雲程的母親汪氏因難產過世，弟弟梅天曉幸運活了下來，姊弟相差八歲，但血

濃於水，梅雲程對梅天曉可是百般喜愛，他們是這世上最最相親的兩個人，當然

府中不乏有「嫡少爺不祥」、「嫡少爺剋母」的流言，當時梅雲程也不過八歲孩子，

使不上力，但她會告狀啊，一狀告到全太君那邊，已經有了五個孫女的全太君對

這好不容易得來的孫子十分看重，哪容得下人嘴碎，說這些話的一律趕出去。 

不管是在梅家待了多久，有功勞有苦勞，全太君一律不管，敢說她的寶貝孫子，

那就不要吃他們梅家大米。 

汪氏去不到百日，梅老爺就又續弦了，畢竟一個家不能沒有女主人對不對？續，

當然要續，亡妻算什麼，可不能委屈梅老爺沒人照顧是不是——梅雲程第一次對

婚姻產生抗拒，就是看梅老爺迅速續弦。 

雖然是自己的爹，但還是挺倒胃口的。 

男人就這麼了不起嗎？單身一兩年會死嗎？何況家中還有薛姨娘、皮姨娘在，就



那麼著急娶個妻子？ 

續弦姓章，才大梅雲程幾歲，十六歲的小姑娘過門當現成的娘，有原配的一對孩

子，姨娘那邊還有四個庶女，想想也挺糟心。 

而更糟心的事情還在後面——章氏入門後，薛姨娘跟皮姨娘先後懷孕，都產下全

太君企盼的男孫，偏偏章氏肚皮沒動靜。 

但要說章氏子女宮單薄嘛，她入門後又迅速添了兩個庶子，這就很玄妙了，眾人

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全太君是個敦厚的人，沒有因此責怪章氏肚皮不給力，反而多有安慰，章氏

什麼偏方都試過了，還是沒有用，在娘家人的建議下，開始真心誠意的養育起兩

歲的梅天曉——章太太說，這麼小的小傢伙，根本不記得親娘，好好養大，將來

自然有依靠。 

梅雲程是穿越人，自然知道章氏的打算，可她也不抗拒，因為章氏若對梅天曉有

所圖，自然會對他好。 

皮姨娘是打小伺候梅老爺的丫頭，梅老爺眉毛挑一下，她便知道他想幹麼，兩人

之間十分知心，因為身分低才提不上來，不然當年梅老爺可是想讓皮姨娘當正妻

的。 

收房多年，皮姨娘生了兩個女兒後總算來了兒子，梅老爺十分歡喜，比梅天曉出

生時還高興，並且命名為梅天宗。 

「宗」這個字就很微妙了，一個庶子也配用這個字。 

全太君知道後把梅老爺罵了一頓，說他糊塗嫡庶不分，奈何文書已經呈上，官府

也登記了，更改不得，皮姨娘就更得意了——雖然不是正室，可是她牢牢抓住老

爺的心。 

後宅爭的從來不是一時，將來鹿死誰手還不知道。 

隨著梅雲程慢慢長大，她跟繼母章氏能說的話也越來越多——章氏之前還企望奇

蹟出現，自己能懷上孩子，現在完全打消念頭，專心扶養梅天曉。 

小孩子嘛，懂得不多，誰對他好，他就對誰好，幾年下來，章氏跟梅天曉也培養

出母子感情，對此梅雲程是喜聞樂見的。 

梅家的後宅很簡單，除了有皮姨娘、薛姨娘，還有新收的翟姨娘，她正大著肚子

呢，肚頭尖尖，看過的都說九成是男丁。 

水面上，平靜無波，水面下，暗潮洶湧。 

已經過世的梅老太爺當初也是庶子，因為父親偏愛，得到了三間布莊、一座棉田、

一座桑田、一座染坊、鬧街鋪子十四間以及現銀二千二百兩。 

庶子啊，分這些是要上天了，可架不住親爹寵愛啊，病得快死了，趁著還有能力

發話時，趕緊分一分，怕心愛的姨娘跟庶子吃虧，分完財產，又讓他們母子搬出

去自立門戶。 

幾十年前的事情，當事人都已經不在了，可是每年清明大祭祖時，親戚看他們這

支，眼神總是意味深長。 

大抵還是羨慕的，尤其一些老太太、太太、奶奶，畢竟能自己搬出來，多清靜啊，



可惜不是人人有這命。 

老姨娘跟梅老太爺母子的人生太勵志了，姨娘庶子也能翻身當老太太、老大爺，

於是皮姨娘、薛姨娘，甚至剛剛入門的翟姨娘，都夢想自己兒子能有這樣的遭遇。 

畢竟梅老太爺就是這樣，自己想一想，也不算多過分。 

梅雲程自然知道府中三個姨娘都有這等雄心壯志，但她當然不允許，多年下來，

她跟章氏已經建立一種全新的關係，她們是同一陣營的，要好好培養梅天曉成材，

這個家當然也是梅天曉的，誰都不能拿走。 

所幸梅天曉也表現良好，他正直、善良，雖然現在才十歲，但已經十分有嫡子的

氣度，讀書寫字不在話下，騎馬射箭更是一把好手，對待繼母章氏十分孝順親

熱——梅雲程覺得這樣很好，當然，她很懷念親生母親汪氏，可弟弟對生母沒記

憶，出現在他生命中扮演母親角色的人是章氏，孺慕之情是天生的，梅天曉喜歡

章氏，一點也不意外。 

梅雲程很欣慰，弟弟不是死腦筋的人，章氏真心誠意對他好，他接受就是。 

至於自己，當然也會一直留在梅家——汪氏難產過世後，梅家汪家開過會，汪氏

的嫁妝各分一半，由兩姊弟繼承。 

一共是現銀三百五十兩，汪家的大舅舅添了一些，換了兩間鋪子，給姊弟倆一人

一間。 

汪家大舅舅又怕梅家欺負他們姊弟年幼，花錢加了條例，這兩張地契三十年內不

得買賣，畢竟古代家族爭產多的是，這條例是為了保障年幼的財產繼承人，免得

剛剛拿到資產，轉眼就被親戚賣掉。 

梅雲程很感謝大舅舅，姊弟有鋪子能永久收租，將來就算親爹糊塗把財產都給了

皮姨娘母子，那他們姊弟跟章氏也還有出路。當然，這是最糟糕的狀況，可以的

話，她還是希望梅天曉能繼承梅家的一切，而不是讓梅天宗成為掌家人。 

也不是她不孝，實在是梅老爺真的很一言難盡，要不是全太君在上頭鎮著，說不

定皮姨娘就要上天了。 

但總歸來說，能在嬰兒時期穿到梅家她很感謝，至少日子過得富貴——她不想手

洗衣服碗盤，不想生火做飯，不想大冷天的還沒炭盆。 

前途未知，但她從大病死亡到梅家重生，她覺得挺好的，上輩子沒活夠，這輩子

她要活到當老太太，活到皺紋滿臉，活到祭祖時所有人都來她面前問好，活到滿

意為止。 

 

 

春寒料峭。 

看完魯雙嬌的來信，梅雲程不用照鏡子也知道自己肯定面如土色，她跟魯雙嬌七

八歲上就認識了，兩人也意氣相投，都是老姑娘主義者，可魯雙嬌不敵壓力，最

後終究看了畫像成了親。 

丈夫是個讀書人，有秀才身分，現在正準備考舉子，看起來是不錯，奈何那位讀

書人十分輕浮，見魯雙嬌樣貌普通，就不給她好臉色，後來考試失利，更怪在她



身上——沒有好好服侍，才害我讀不下書，孩子整天哭，我怎麼可能考得上，然

後連打了魯雙嬌好幾天，又逼她用嫁妝買幾個水靈丫頭照顧他，這樣他才不用看

魯雙嬌的醜臉，影響心情。 

梅雲程覺得這讀書人真是絕了，言行舉止像個潑皮流氓，四書五經不知道讀到哪

裡去，孩子不哭還能叫孩子嗎？不想聽孩子哭那就不要生，還要妻子拿嫁妝給自

己買丫頭，太噁心了，畜生都不會這樣。 

想想實在可怕，又想楊笠說的真沒錯——你永遠也不知道一個男的，如果生活過

得不如意的時候，會變得多麼地喪心病狂…… 

魯家是不會接受女兒和離回家的，因為那會丟臉，那會害得魯家蒙羞，梅雲程只

能在信上隱諱的說，如果魯雙嬌想過簡單的日子，自己能夠幫忙。 

梅雲程有錢，而且捨得，就看魯雙嬌想不想和離。 

回了信，忍不住感嘆，三年前的春天，兩人還在遊湖，船婆烤得一手好魚，她們

幾個姑娘家拿著竹串就開吃，剛剛撈上的魚不用調料就很美味，船婆推銷了自己

釀的桃花酒，那是真的好喝，花香，酒香，順口不辣。 

她們幾個往來的姑娘，誰家沒個糟心事，看著親爹寵姨娘，看著大哥打大嫂，大

部分都不想成婚的，可不是人人家裡都有全太君，還是一個一個走入婚姻——任

寶兒、倪旺弟很幸運，夫妻相敬如賓，房中雖然也有姨娘，但夫君知道不能寵妾

滅妻，不像金六娘的夫君喜歡表妹姨娘，表妹姨娘掌管家中大小事務，下人什麼

事情都找姨娘發落，尊敬姨娘更甚她這個正房奶奶，心中有苦，金家卻只是勸她，

家和萬事興。 

這就是封建糟粕，明明是要女子委屈過日，卻美其名為家和萬事興，女子不願意

吞忍，就是不賢慧 

梅雲程想想就覺得好可怕，然後在信上安慰金六娘，表妹姨娘只有兩個女兒，將

來嫁人了，府中就無知心人，再有權勢，也只是個孤單老人，妳卻有兩個兒子，

好好照顧孩子，將來兒孫承歡膝下多熱鬧，同時用了葉瀾依對甄嬛說的那句話「妳

的福氣還在後頭」。 

這是兩性平權的梅雲程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安慰，她也不想貶低女兒，但她知道對

古代人來說，這很受用——果然，金六娘後來每次寫信給她，都會提上一句我的

福氣在後頭。 

能寬慰到小姊妹，那就值得了。 

日子越過，梅雲程是越不想成親——靠著畫像就要跟一個人過一輩子，太可怕了，

比網戀還可怕。 

網戀至少還能從言談中去摸索對方心性，畫像算啥？而且古代的畫像都不像的，

至少她的小姊妹皆說夫君跟畫像不太一樣，畫像好看多了。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真的想吐槽都不知道從何說起。 

當然，她也是有準備的，因為梅老爺太糊塗，又太寵皮姨娘，哪日全太君仙去，

她實在不知道親爹會不會下手坑他們姊弟，畢竟梅老太爺就是庶子風光分家，此

例在前，孫子再來一次也不用意外。 



梅家給嫡子嫡女的月銀是三兩，已經十分夠用，所以姊弟倆的鋪子收益都存入錢

莊，去年在汪家大舅舅的建議下，把所有的存銀提出，再買了一間鋪子，梅雲程

想著自己打算不婚，弟弟卻是要娶妻生子，於是把地契寫了弟弟的名字，一樣在

官府契約上註明了，二十年不得買賣——說來好笑，這防的不是章氏，而是梅老

爺。 

鋪子有稅收問題，因此梅雲程在買賣成立後，就在晚飯時稟明了家人，梅天曉名

下多了一個不動產，皮姨娘當時就發作了，哭泣說一樣是兒子，梅天宗名下什麼

都沒有，這樣很不公平。 

梅老爺那個心疼啊，馬上說：「我回頭就把——」 

全太君畢竟瞭解自己兒子，立刻打斷，「我們梅家只有分家那天才能拿家產，誰

想拿都可以，明天就給老身滾出去。」 

皮姨娘訕訕，眼淚馬上止住。 

梅雲程冷眼旁觀，明知道這是母親汪氏留下來的，還是有人覺得不公平。 

貪婪！ 

她如果成婚，也許就會遇上皮姨娘、金六娘的表妹姨娘那種人，她不想去跟命運

賭，既然全太君默認她能當老姑娘，她就堂堂正正把這條路進行到底。 

她梅雲程，不成婚。 

 

 

一日，梅雲程正在涼亭烹茶看書，卻有小丫頭來說全太君有請，她收拾了一下，

就往松柏院去。 

花廳除了章氏，皮姨娘、薛姨娘、翟姨娘和她比較大的兩個庶妹——十六歲的梅

雲珠跟十五歲的梅雲霞也在。 

馮嬤嬤見來得差不多了，便趕緊去請全太君出來。 

眾人就見全太君身邊有個一看就知道是媒婆的人——暗紅色刺繡春服，腕上一個

大大的金鐲子，手上一個提籃，放了七八卷畫像，莫約三十歲上下，圓圓的臉，

十分討好。 

人人都知道梅雲程打算當老姑娘，所以梅雲珠及梅雲霞一下紅了臉，就連皮姨娘

跟薛姨娘都緊張起來。 

這當然是來給兩人說親的，她們年紀都差不多了。 

一身富貴的全太君居中坐下，神色不是很高興。 

章氏怕多說多錯，幾個姨娘身分又不夠，廳上一下子安靜下來。 

梅雲程笑著說：「太君怎麼啦，這樣嚴肅？」 

事實證明，只有事不關己的時候，才能這樣輕鬆，因為全太君接下來講的話，讓

梅雲程當場石化。 

全太君說：「雲程，有人上門給妳說親。」 

梅雲程還不知道事情的厲害，仍然維持著好心情，「太君別開孫女玩笑了，我是

不想嫁，我要在梅家一輩子陪著太君、陪著母親。」 



就見那媒婆笑嘻嘻的說：「原來這位就是梅大小姐，好俊的模樣，畫像實在不及

本人水靈，來日過門，賀大人肯定喜歡。」 

梅雲程懵了，她的畫像怎麼會流到媒婆手上的，賀大人又是誰？ 

就見那媒婆口若懸河的說了起來，提及梅家有人把梅雲程的畫像送去官媒處，說

不嫁商戶，寧願進官戶做妾。 

畫像很快被賀家挑走——賀大人尚未成親，先納個姨娘好開枝散葉。 

這賀大人可有本事啦，靠著苦讀跟一手好文章博得功名，取得賞識，現在在刑部

任職，位居六品主事。 

雖然年紀大一點，二十五歲，但那是讀書給耽誤了，可不是有什麼不好，現在一

切安定下來，正妻人選自然要慢慢談，但不妨礙先傳宗接代。 

賀家挑了八幅畫像過去，賀大人親自點了梅雲程的圖。 

賀大人房中無人，這姨娘只要能先生下兒子，地位就穩固了，就算主母也動她不

得。 

媒婆笑得眼睛都不見了，「我們東瑞國，官商分明，要不是大小姐長得花兒似的，

要進官家當姨娘可沒那麼簡單，婆子在這邊恭喜梅家，恭喜全太君。」 

梅家眾人都噎住了，但古代人有一種奇妙的默契，外人在場，絕不能給人看笑話，

於是大家就裝沒事。 

那媒婆又把竹藍中的畫像攤開在桌子上，要給梅雲珠跟梅雲霞挑。 

皮姨娘跟薛姨娘顧不得自己身分低急忙上前，全太君是個寬厚的人，也沒斥責兩

人不守規矩。 

媒婆說得口若懸河，宋家四爺如何如何，查家七爺如何如何，總之都是好，天花

亂墜一頓蓋。 

皮姨娘跟梅雲珠都不太滿意，薛姨娘倒是勸梅雲霞挑了宋四爺——雖然門戶沒梅

家大，但宋四爺的親生姨娘是宋太太的妹子，嫡母就是親阿姨，將來倒是不用太

擔憂。 

薛姨娘疼愛女兒，冒著忌諱跟全太君央求，「太君，就給三小姐說上宋四爺吧，

奴婢瞧著門戶簡單，這樣才能過日子。」 

全太君看著一旁的女孩，「雲霞，妳自己怎麼想？」 

梅雲霞漲紅了臉，結結巴巴的，好一會才回話，「孫女想簡單過日。」 

「那好。」全太君想，至少雲霞是自己願意的，將來有什麼不好，也別怪到娘家

來，「那勞煩了。」 

媒婆笑著點頭，說包在她身上。 

全太君給了一個大大的荷包，媒婆歡天喜地去了，花廳上又安靜了來。 

章氏第一個著急，「太君，不是說好雲程不嫁人，怎麼畫像會流出去？這東西只

有我們府裡才有，外人應該拿不到的。」 

章氏雖然是正房太太，但她個性軟弱，這幾年都是靠著梅雲程這嫡女在給她撐腰，

不然光皮姨娘的絆子就不知道要跌倒多少次。 

現在梅雲程若是出嫁，那自己怎麼辦？丈夫不喜歡她，全太君也總說自己不行，



少了梅雲程扶持，要怎麼在這大宅待下去？ 

全太君臉色難看，「這件事情老身會查，讓我知道是誰想把雲程弄出府，我絕對

會把人趕出去。」 

說完，狠狠瞪了嫌疑最大的皮姨娘，又看也不是很安分的薛姨娘一眼，最後落在

大腹便便的翟姨娘身上，接著看向了梅雲程，「此事已定，為了我們梅家的將來，

妳就好好準備，賀家那邊發話了，芒種過來接人。」 

梅雲程打擊太大，一時間無法回過神來。 

嫁人都委屈了，何況做妾？ 

妾耶，她梅大小姐將來要變成梅姨娘？ 

姨娘是什麼，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比下人還不如。 

主母不會恨下人，主母必定恨姨娘。 

她搶先生下長子，主母討厭她；她無法生出孩子，無立足之地。 

吃飯的時候，她只能站在後面布菜，等名義上的丈夫跟主母吃完，她才能回房吃

冷掉的飯菜。 

這都算還好，萬一過幾年色衰愛弛，她就只能在賀家大宅等老死，那人生還有什

麼盼頭？ 

可古來官商有別，那媒婆有一句話說得沒錯，她這商戶女能進官家當姨娘，那是

大大的抬舉，她若是不知道好歹，那梅家就玩完了。 

話說回來，是哪個混帳把她的畫像送去官媒處，還指明要當妾室？ 

這不是普通的恨她，而是巴不得她去死啊！ 

她不想當賀家的梅姨娘，她有錢，逃走的話也能生活，可是弟弟怎麼辦？他才十

歲，鬥不過皮姨娘的。 

自己若進了賀家，能得寵，也可間接幫助弟弟站穩腳跟，梅天宗跟皮姨娘一樣狼

子野心，他們不會讓梅天曉好過的。 

拋下弟弟追求自由？梅雲程做不到。 

她愛自己，但也愛弟弟，她不想成為梅姨娘，但不得不…… 

耳邊聽見全太君的聲音，「雲程，太君知道妳委屈，太君在這邊跟妳保證，一定

把送畫像的人揪出來，妳也要跟太君保證，好好伺候賀大人——賀家六品門第，

我們惹不起，為了我們一大家子，妳可不要糊塗。」 

梅雲程兩世為人，知道利害關係，事情已經不能改變，發脾氣只會讓幾個姨娘庶

妹看笑話罷了，於是笑著說：「太君多給孫女一些壓箱錢吧，孫女對賀大人心性

完全不知，過門還得跟人打聽，太君幫幫雲程。」 

全太君見她不鬧脾氣，總算有點高興的模樣——這才是嫡女該有的樣子。 

不是她看不起庶女，但雲珠、雲霞那種斤斤計較的樣子太難看了，一點都不像大

家閨秀。 

當初兒子偏袒皮姨娘，堅持孩子讓她親自扶養，導致後來的薛姨娘有樣學樣，姨

娘們自己都大字不識，能教出多懂事的孩子？ 

全太君雖然對於有人敢越過她投遞畫像很惱怒，但梅雲程大方的表現卻讓她很滿



意，女人家最重要的就是不胡鬧，沒用的人才鬧事，有用的人會解決問題，孫女

在第一時間接受，並且求壓箱錢，那代表她已經想清楚了。 

她喜歡聰明的孩子。 

全太君臉色稍霽，「六品門第的姨娘，月銀差不多三兩，妳名下已經有一間母親

留下來的鋪子，太君就再給妳添一間吧，再加上現銀一百兩，差不多也就夠了。」 

梅雲程大喜過望，「多謝太君。」 

前途未卜，只有銀子是後宅的依靠。 

皮姨娘眼睛都睜大了，梅雲珠臉上寫著後悔，要是自己剛剛也挑一個夫婿，現在

就能趁勢要嫁妝。 

薛姨娘急吼吼的說：「太君，那三小姐是不是也一間鋪子、一百兩銀子？」她的

雲霞可是正妻，照理說待遇應該更好。 

翟姨娘摸著肚子，似笑非笑，「三小姐是庶女，庶女的嫁妝怎麼跟嫡女比？何況

大小姐進賀家，那對我們梅家是有幫助的，將來生意上有什麼需要疏通，就讓大

小姐跟賀大人吹吹枕頭風，官府印章不就一個蓋過一個，三小姐嫁給宋家，是小

夫妻自己過日子，能對娘家有什麼貢獻？就這樣也想平起平坐？」 

薛姨娘被笑得生氣，「一樣都是老爺的女兒，怎麼只有大小姐配，三小姐不配？」 

梅雲霞也想要豐厚的嫁妝，連忙加入戰局，往前撲通一跪，「求太君成全，孫女

也想在後宅悠閒過日。」 

「是啊。」薛姨娘尖叫起來，「不然不公平！」 

每次幾個姨娘鬧起來，全太君都只能怪自己兒子眼光不好，皮姨娘興風作浪，薛

姨娘大呼小叫，翟姨娘目前還可以，不過她是琴娘出身，全太君看不上。 

梅雲程想，太好了，不管陷害她的人是誰，現在都只有羨慕她的分——錢財才是

女子最大的依靠。 

哪怕將來丈夫無寵，手頭寬裕，日子就自然好過。 

她就是要當面跟全太君討，她要設計她的人看著，不管什麼境地，她梅雲程都能

走得順風順水。 

她才不要哭泣鬧事，驚慌無措，那個人會得意的。 

梅雲程微微一笑，「翟姨娘說得對，我們梅家每年進帳，有四分之一用在打點官

府，日後我入了賀大人的眼，不但能省下這些錢財，還能讓物品通關快速許多，

我這姨娘身分對梅家可大大有用——太君放心，既然是賀大人親自點了我的畫像，

那孫女有信心能得寵。」 

全太君臉上露出笑意，「這就是了，既然是梅家女兒，自然要替梅家著想，妳這

丫頭一心向著家裡，妳的兩個母親厥功甚偉，把妳教得很好。」 

章氏趕緊回話，「媳婦不敢居功，是雲程自己聰明。」 

全太君慈愛地說：「大媳婦不用自謙，妳雖然生性軟弱，但為人寬厚，對雲程、

天曉視如己出，這點很好，老身相信菩薩都看在眼裡，妳就安心過日子吧。」 

話沒有說得很明白，但章氏懂，全太君都心裡有數。 

梅雲霞聞言，訕訕起來，原本想著求一求、哭一哭，說不定就有鋪子了，可是全



太君剛剛說了，是因為嫡姊入賀家後能對梅家有貢獻，這才給了那些好東西，自

己未來的丈夫不過是庶子，又不是官戶，能有什麼回饋？ 

一旁，皮姨娘跟梅雲珠一臉幸災樂禍——薛姨娘跟梅雲霞平白丟了大臉，這熱鬧

可比大戲好看多了。 

梅雲程知道事情已經無法挽回，這時候只能讓自己挺起胸膛，不願給陷害自己之

人看笑話，於是轉頭對章氏說：「女兒雖然不久就要入賀家，但您永遠是女兒母

親，女兒在這人世一日，就絕對不允許有人欺侮您跟弟弟。若是母親有什麼難處，

一定要稟明太君，太君處事公允，絕不會讓母親吃虧的。」 

章氏很忐忑，但她扶養梅雲程多年，感情也是有的，「雲程，官戶規矩多，妳要

事事小心，趁著賀大人後院還沒人，趕緊搶先生下長子，後宅女子有了自己的孩

子，才算是站穩腳跟，在賀家也才能說得上話。」 

皮姨娘嗤的一笑，「太太說得真對，奴婢也是生了二少爺後心裡才踏實。」 

章氏皺眉，知道皮姨娘在諷刺自己無子，但想著全太君在，自己總不好當面發脾

氣，只好裝作沒聽到。 

梅雲程卻是不吃這個虧，「看得出來皮姨娘很閒呢，我芒種就要過門，事情極多，

沒什麼時間，皮姨娘便幫我抄寫百遍祈子經吧。」 

皮姨娘正想說些什麼，卻被全太君打斷。「就這樣吧，閒得嘴巴都刻薄了，幫雲

程抄寫一百遍，幫雲霞也抄寫一百遍，要是不想抄經，那就管好自己的嘴，不要

以為老爺寵妳就無法無天，記住自己什麼身分。」 

皮姨娘扁扁嘴，心想晚上一定要跟老爺哭訴一番，老爺最吃她這套，到時候還不

是三兩五兩的塞給她。 

是，雲珠的嫁妝不會比梅雲程多，但自己這十幾年來也跟老爺要了幾百兩銀子了，

到時候偷偷塞給女兒，就不信女兒日子不好過。 

可惜她只是姨娘身分，買了鋪子要交稅，有稅務那就瞞不得太君，不然真想買兩

間起來，給兩個女兒當嫁妝。 

天宗是不用愁的，老爺答應她了，等將來兒子長大，娶妻生子後，就把一半的家

產分給他，自己就跟著去，反正當年的老太爺也是這樣的。 

皮姨娘又看了章氏一眼，覺得真是老天有眼，她雖然是主母，卻生不出孩子，即

便現在跟梅天曉母子相稱，但哪有自己親生的好。 

想想梅雲程就要出門，內心又痛快起來。 

這個大小姐真是礙眼得很，章氏日後沒有她的照應，自己就能肆無忌憚了。 

皮姨娘想著想著，忍不住笑了出來。 

 


